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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Jia Tanchun, a concubine-born woman in the Red Chamber, and her economic reform initiatives within 
the Rongguo Mansion. Through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it deepl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identity dilemmas behind her ‘opening sources and saving expenses’ measur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anchun’s contract system reform, although innovative i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resource efficiency, was doomed 
to fail due to being entangled in the ‘structural violence’ of the patriarchal hierarchical system. Her tragic breakthrough reveals that 
under the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dilemma of feudal entropy increase, any local improvement cannot save the fate of systemic collapse. 
The image of Tanchun thus becomes a unique lens for observing the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cultural dilemmas of lat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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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出才女的制度突围与历史困局：《红楼梦》中探春改革
的深层机制解析
陈莹   宋韶山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县委党校，中国·陕西 汉中 723300

摘  要

本文聚焦《红楼梦》中贾探春这一庶出身份女子在荣国府中发起的经济改革实践。通过制度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双重视
角，深入解析其“开源节流”措施背后的制度理性与身份困境。研究表明，探春的承包制改革虽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升
资源效率的制度创新意义，却因深陷宗法等级制度的“结构性暴力”而注定夭折。其悲剧性突围揭示了在封建制度熵增不
可逆的历史困局下，任何局部改良都无法挽救系统性崩溃的命运。探春形象由此成为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制度僵化与文
化困境的独特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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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楼梦》以其百科全书式的气魄，为后世展开了一

幅封建末世的社会全景图。在众多璀璨如星辰的人物中，贾

府三小姐探春以其“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卓然风骨与锐意改

革的实践，成为穿透文本表层、直抵制度内核的关键人物。

尤为特殊的是其“庶出”身份—这一先赋性制度标签如影随

形，既形塑了她强烈的自尊与超越意识，也为其人生轨迹与

改革事业预设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当荣国府这座大厦在蛀蚀

中摇摇欲坠之际，探春以其庶女之身，短暂执掌家政，展开

了一场以“兴利除宿弊”为核心的制度突围。这场改革，远

非简单的“理家”行为，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机制，是个人在

强大制度结构中的挣扎与博弈，是制度理性与历史惰性的激

烈碰撞，更是对封建末世系统性困局的深刻隐喻。

2 荆棘王冠：庶出身份的制度烙印与突围动能

在宗法礼制森严的贾府，探春的“庶出”身份如同一

个深刻的制度性烙印，既是一种结构性压制，又奇特地转化

为其锐意改革的深层动能。

宗法等级的结构性暴力：在“妻妾嫡庶”分明的制度

框架下，庶出子女在继承权、社会地位乃至婚配价值上均处

于劣势。赵姨娘的存在，更成为探春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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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她必须通过激烈的“切割”（如只认王夫人为母，不

认赵国基为舅）来维护其“主子”身份的合法性，这种切割

本身即是对制度压迫的无奈妥协与策略性反抗。如第五十五

回王熙凤对平儿所言：“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

不错。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一语道破制度

性不公。

自卑与超越：身份焦虑转化的改革驱力：正是这种挥

之不去的身份焦虑与制度性屈辱感，内化为探春强烈的自尊

心与“争胜”意识。她以远超常人的才干（书法、诗才、理

政之能）作为自我确证的武器，试图在价值层面超越身份的

桎梏。当家理政的机会，对她而言是突破庶出身份限制、证

明自身价值的宝贵舞台。其改革中展现的果决、理性乃至某

种“冷酷”（如驳回生母赵姨娘不合理要求），皆可视为对

制度不公的一种矫枉过正式的补偿与宣战。

制度缝隙中的能动性：探春的突围，并非全然的被动

挣扎。她敏锐地利用了宗法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与权力运行的

缝隙。作为“未出阁的小姐”主理家务，其身份在“主子”

范畴内具有一定模糊性与临时性，这反而赋予了她比王熙凤

（受制于邢夫人等长辈）更少的掣肘，使其能相对超脱于盘

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之外，展现出更为纯粹的“制度理性”。

3 理性之光：探春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与效率
逻辑

探春短暂的理政时期，其核心举措是以大观园承包制

为核心的“开源节流”方案。这一方案，蕴含着超越时代的

制度理性与效率追求。

“兴利除宿弊”：改革纲领的制度理性：探春改革的

核心逻辑是“节流”（裁汰重复冗余开支、严控账目）与“开

源”（盘活闲置资源，创造新收益）。这直指贾府管理中的

核心顽疾：交易成本高昂、资源浪费严重、激励机制缺失。

其目标明确指向提升组织运行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清

晰的制度理性色彩。

大观园承包制：一项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这是

探春最具标志性的改革创举。

产权（使用权）的有限明晰化：将园中花木、田地等

分派给“本分老成能知园圃之事”的婆子们承包经营，明确

其收益权（“不用交租纳税，只问她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

么”），这实质上是将部分资源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有限度地

向下转移。

激励机制的引入：“使之以权，动之以利”，承包者

自负盈亏，其个人收益直接与经营效果挂钩。这极大地激发

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原有“大锅饭”体制下普遍存在

的“磨洋工”和“公地悲剧”问题。

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原有管理模式需要多层级的监

督、核算与分配（“买办”等中间环节），信息不对称严重，

监督成本极高。承包制简化了管理链条，将大量监督、计量

成本内部化于承包者自身，显著降低了组织内部的交易成

本。探春言：“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

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

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

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此

论清晰体现了其对成本 - 收益的精确计算。

“除宿弊”：对非正式规则的挑战：探春坚决驳回生

母赵姨娘为兄弟赵国基多争丧葬银的无理要求，并依据旧例

严格执行标准。此举意义重大，它挑战的是贾府内部根深蒂

固的“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规则”的非正式制度（潜规

则）。她试图以成例（旧制度）为武器，重建制度的刚性约 

束，遏制基于血缘、人情关系的制度套利行为，维护管理规

则的权威性。

4 无形高墙：宗法制度的结构性反制与改革
夭折

探春的改革蓝图虽闪耀着理性之光，却如同投入深潭

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被强大的制度惯性所吞没。其失败

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不足，而是深植于封建宗法制度本身无

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

权力来源的依附性与不稳定性：探春的理政权力，完

全来源于更高权威（王夫人）的临时性授予。这种授权本身

是宗法制度下“男主外，女主内”框架的延伸，具有极大

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一旦王夫人收回成命（如凤姐身体好

转），或更高权威（贾母、贾政）有不同意见，探春的权力

基础瞬间崩塌。其改革缺乏独立、稳固的制度化权力保障。

第五十五回凤姐对平儿说：“如今嘱咐你：她虽是姑娘家，

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她又比我知书识字，更

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她如今要作法开

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她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

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 这既是对探春能力的认可，

也暗示了权力格局的复杂与潜在的冲突。

利益集团的阻挠与制度套利：探春的改革触动了盘踞

在旧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买办、账房、各房管事媳妇，

甚至包括其生母赵姨娘）。这些集团早已在旧制度的缝隙中

建立起稳固的利益链条和生存模式（如吃回扣、虚报冒领、

人情请托）。承包制压缩了他们的寻租空间，“除宿弊”挑

战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潜规则。他们或阳奉阴违，或利用宗法

网络（如赵姨娘的哭闹）进行反扑，构成强大的改革阻力。

“庶出”身份的制度性天花板：无论探春如何努力切割、

如何展示才干，其庶出身份始终是横亘在她面前的一道无法

逾越的制度性壁垒。这决定了：

权威的天然削弱：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下，其命令的效

力天然受到质疑（如李纨的“菩萨”态度，仆妇们的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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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资源的匮乏：当她触及核心利益（如驳回赵姨娘）

时，其行为极易被解读为“不孝”、“刻薄”，使其在道德

舆论场中陷入被动，削弱改革正当性。

终极归宿的限制：其人生的终极归宿（远嫁）早已被

制度预设，决定了其改革只能是短暂插曲，无法获得长期实

践与巩固深化的可能。其远嫁海疆，本身也是家族在制度框

架下对“庶女”资源进行的一次利益最大化的交换。

“补天”理想的虚幻性与制度熵增：探春的改革动机

深处，仍是对“祖宗基业”的维护（“我但凡是个男人，可

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

理”）。其本质是“补天”—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修补，

而非颠覆。然而，贾府（及其代表的封建制度）的衰败是系

统性的“熵增”过程：人口膨胀、奢靡无度、道德沦丧、后

继无人、外部环境恶化（如宫廷政治牵连）。探春的局部性、

技术性改良，如杯水车薪，无力扭转整个系统加速滑向崩溃

的总趋势。制度本身的巨大惰性与历史积弊，是其理性设计

无法撼动的。

5 远嫁与余响：个体突围的悲壮与历史困局
的昭示

探春的改革如昙花一现，其个人命运以远嫁海疆告终。

这双重结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理论内涵。

“制度套利者”的悲壮与无奈：探春可被视为封建制

度内部一个清醒的“制度套利者”。她敏锐地发现了制度运

行的低效与漏洞，并试图利用有限的身份空间（小姐理家）

和制度工具（旧例），进行理性的制度创新（承包制）以提

升效率。然而，其“套利”行为本身，最终无法突破制度为

其设定的终极边界（庶女身份、性别角色）。其远嫁，是制

度对其个体能量的一次成功“收编”与“转移”，将其潜在

的变革动能消解在既定的联姻轨道上。她的清醒（如抄检大

观园时的悲愤预言）、她的努力、她的失败，共同构成一曲

庶出才女在制度铁幕下悲壮突围的挽歌。

贾府倾覆：探春预言的验证与历史困局的终极呈现：

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发出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

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警

世之言。这精准预言了贾府败亡的内在逻辑—制度性的腐败

与内耗是崩溃的主因。贾府最终的抄家没落，以最惨烈的方

式验证了探春的洞见，也宣告了任何基于该制度框架内的修

补（无论是王熙凤的严刑峻法还是探春的理性改良）在系统

性历史困局面前的彻底无效。这不仅是贾府的悲剧，更是整

个封建制度在晚期无法克服自身矛盾、陷入历史性困局的

缩影。

6 “历史困局”的理论意涵：探春的困境揭
示了一种“历史困局”的存在：

制度僵化与路径依赖：成熟的制度（如宗法制、封建

经济）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任何实质性变革都面临高昂成

本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

局部改良的失效：在系统性危机（熵增）面前，局限

于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局部改良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如权

力结构、意识形态），注定徒劳。

个体理性的限度：即使是最具洞察力与行动力的个体

（如探春），其理性设计与能动性在强大的制度结构与历史

潮流面前，也显得渺小而脆弱。

突围的代价与宿命：个体突围往往以悲剧告终（如远

嫁），或只能以脱离原有系统（如宝玉出家）为代价，而无

法在系统内部实现制度重生。

7 结语

贾探春在荣国府舞台上的短暂改革实践，是一场在多

重制度枷锁（庶出身份、性别限制、宗法等级）下的悲壮突

围。她的“开源节流”方案，特别是大观园承包制，闪耀着

超越时代的制度理性光辉，体现了对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

源效率的深刻理解，堪称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尝试。然而，

这场以“补天”为初衷的理性改良，最终在宗法制度的结构

性反制（权力依附性、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庶出身份天花板）

和封建末世系统性“熵增”不可逆的历史困局面前，不可避

免地走向了夭折。其个人命运以远嫁收场，更是制度对个体

能量进行“收编”与“转移”的经典体现。

探春的形象，因其庶出的特殊身份而更具穿透力。她

如同一枚棱镜，折射出封建制度晚期运行的内在逻辑、深刻

矛盾与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其改革历程深刻揭示了：在旧

制度内部，即使是最具理性光辉与务实精神的局部改良，也

无法克服制度本身的刚性束缚与历史积弊；个体在结构性暴

力下的突围，纵然闪耀着智慧与勇气的光芒，其结局也往往

是悲怆而徒劳的。探春的“才”与“志”，她的洞见与她的

无力，共同谱写了一曲回荡在历史长廊中的哀歌，警示着后

人关于制度僵化、路径依赖与系统性困局的永恒命题。她的

故事，不仅属于《红楼梦》，更属于所有在历史巨轮下思考

制度变迁与个体命运的沉思者。在探春远嫁的帆影里，我们

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才女的消逝，更是一个时代在自我救赎无

望后，缓缓沉入历史深海的苍茫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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